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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德

看云

四面山四面是山，四
面清风，四面云烟。

在四面山的青山绿
水间看蓝天白云，别有一
番感动。晨曦的朝霞之
后，朵朵白云冉冉浮游，
轻轻飘过山顶，千姿百态
展现于碧空。云影徘徊，
情韵无限。好漂亮的蓝
天白云啊！那形态、那变
化、那湛蓝、那洁白、那多
彩、那悠然，带给人们任
意的想象和足够的美感。

青山有形，白云无
常。上了年纪的人看云，
有点唐代诗人王维所写
的那种意境：“行到水穷
处，坐看云起时。”这一
行、一到、一坐、一看，是
诗画，是妙境，行云自由
翱翔，流水自由流淌。

悠悠白云带我遥望远方，平添
了几分广阔和开朗。白云下的群
山和森林，浓厚了与生俱来的依恋
和遐想。我想，仰望天空和脚踏实
地，似乎都是需要的。蓝天白云让
我们惊赞，蓝天白云给我们梦想。
看那白云飘过之后，依然大山巍
峨，丛林茂密，溪水潺潺，山路长
长。蓝天白云下，一派生机，蓬蓬
勃勃，无限希望。

沐风

有山就有风，山离不开风，风
伴随着山。

四面山，四季山，四季山有四
季风。

四面山的风是清凉清新的。
前不久，我陪几位朋友在烈日当空
之下游了望乡台和大洪海。望乡
台152米高的瀑布下，风吹水雾
浓，半空挂彩虹；大洪海平稳的游
船上，风吹衣衫飘，人在画中游；树
荫下边站一站，风吹自然凉，倍感
精神爽！都是那山中清风送来的
惬意。

四面山夏天的风是自由自在
的，自由自在源于自然。她像瀑布
那样潇洒，像白云那样飘逸，像溪
水那样柔和，像山泉那样灵动。这
里的风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却不任
性。我记得每次到四面山，快进山
时，都会关闭车内空调，打开车窗，
让山风吹进车窗，吹透全身。

四面山的夏天，山风时时相
伴；四面山的森林，山风增添灵气；
四面山的凉爽，山风承载传递；四
面山的魅力，山风功不可没。

我留恋四面山的夏天，留恋四
面山夏天那醉人的山风。

听雨

四面山下雨时当然可以看雨，
更有意思的却是听雨，听雨别有一
番情致：无论是“哗哗哗”“呼呼呼”
的大雨暴雨，还是“嗒嗒嗒”“沙沙
沙”的中雨小雨；无论是势如排山
倒海，还是那似如千丝万缕，都让
人别有一番感动。哦，还有那细雨
轻吻林间树叶和路边小草，几乎听
不见声音，但那润物无声的温柔体
贴也会令人动容。

听雨是一种享受。无论何种
雨声，都可以品味。这是倾听天籁

之音，尘世间的浮躁与喧嚣
被洗涤一光，剩下自然的纯
净。在没有杂乱纷繁的时
空里，享受着生命的自由呼
吸，平淡平常，心静神安。

听雨更是一种心境。
一阵风雨来，一程心聆
听。不管是狂风暴雨还是
和风细雨，不论是雨漫群
山还是雨打窗棂，总能听
出一种欣慰，一种豁达，一
种波澜不惊的成熟，一种
静思默察的坦然。也许，
不同年龄听雨有不同状
态，少年听雨会手舞足蹈，
青年听雨会心潮澎湃，中
年听雨会若有所思，老年
听雨会安静自然。其实，
听出的是不同的心境。

亲水

“有山无水枯燥，有水
无山单调，有山有水绝妙。”
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四面

山旅游开发初期常说的一句话，算
是当年的一句广告用语，也是对四
面山景区特色直观的概括和由衷
的称道。因为山，因为水，因为有
山有水，山环水绕，山水相伴，山清
水秀，才成就了四面山这个国家
5A级风景名胜区。

四面山的水，她是四面山的
魂，她是四面山的韵，她是四面山
的最爱，她是四面山的灵性。如果
啊！如果四面山没有水，那将可能
是枯燥、孤独和寂寞，就没有了秀
美、灵气和风情。

四面山不仅雨多，水资源也特
别丰富，有茶坝河和飞龙河两大水
系，大大小小几十条溪流，从崇山
峻岭中绵缠而来，漫山遍野。再加
上森林覆盖面广，水土涵养充分，
一片森林就是一座水库，四季泉水
不断。还有人工修建的水库和自
然形成的堰塞湖，一并构成了四面
山众多的高山湖，湖水清澈，绿影
婆娑，倒影如画。

正是有了这些丰沛的水，加上
大娄山余脉向盆地过渡形成断裂，
也让这里瀑布成群，望乡台、水口
寺、土地岩、杉坪子、二洞口、三道
拐……近百挂瀑布形态各异，神态
独具。

静悄悄的水库水，波光粼粼的
湖泊水，“叮咚叮咚”的山泉水，“唱
着歌儿奔向远方”的溪河水，雷霆
万钧、气势磅礴、飞流直下的大瀑
布，轻盈飘洒、缓缓而至、随遇而安
的小瀑布，四面山的水啊，多姿多
彩！

四面山的水，绿色的水。绿色
是四面山的主色调，自然也是四面
山水的基调。“青山不语花常笑，绿
水无音鸟作歌”，是对四面山很实
在的写照。

四面山的水，彩色的水。季节
变换，色彩斑斓，水也会随之五颜
六色，“春来江水绿如蓝”“秋水共
长天一色”，多彩的季节，多彩的
水。

四面山的水，灵动的水。在
四面山，有动、静、跑、跳的水，也
有高、低、纵、横的水。躺着的
水，站着的水，沉默的水，流动的
水，都有生命的存在，都有生命
的永恒。

四面山水亲，四面山亲水，山
水情怀，其乐陶陶。

四
面
山
之
韵

□郑劲松

与往年比，今年入秋以来，嘉陵江北碚段的水位
低了许多。江面窄了，河滩自然开阔。

秋日暖阳的周末，到处都是散步、捡鹅卵石、放风
筝或者在江边“打水漂”的人们。一群女大学生坐在
地上的一张大油布上，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她们真
年轻，真幸福。

这可不是年过半百的我在慨叹韶华飞逝。我是
有备而来，带着一张档案照片，找寻历史的蛛丝马迹。

自从两年前调到西南大学档案馆工作以来，这样
的找寻就开始了。

我以为，档案，就是凝固的历史瞬间，打开档案，
或许就能进入历史。于是，在抗美援朝纪念日来临之
际，顺着这张照片，我走进了今天的嘉陵江畔。

照片已拍摄了72年。上面是身着戎装的一群女
兵，她们全部来自西南大学的前身——国立女子师范
学院。新中国成立后，这所学校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
合并组建成为西南师范学院。所以，她们与阳光照耀
下的女大学生们自然也是校友。

历史与现实，就这样在荡漾的江水倒影中悄然重
叠。

校史资料里的这张照片，写着“女师院学生踊跃
报名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字样和一串名字。当时的情
形是怎样的？经过艰难的查考，我在已故校友、原国
立女子师范学院史地系学生李常时题为《战斗的十二
军文工团》的回忆录中找到了答案：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那时我是重庆
市九龙坡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史地系一年级学生。
解放不到一个月，就有十多名女师同学参加了解放
军，她们大多在解放军第十二军文工团工作，有陈明
（原名陈家奁）、陆彬良（我们叫她彬娃子）、钟文农（原
名钟文龙）、本人李常时（原名傅灿遐,参军时为纪念母
亲改名李常时）和杨肖永（烈士）、杨凌羽（杨肖永的姐
姐）以及范道衡、李漱秋、李庄容、詹述仕、丁百华、邱佩
玲、赖启侗、王廷、覃驷、杨承德、王玉琴等同学……”

由于杨肖永的名字后备注着“烈士”字样，我做了
重点搜寻。经过大量查阅和走访，得知她竟然是重庆
巴南姜家镇人，兄妹八人，正好四男四女，其中两男两
女参军，而且都上了抗美援朝前线。杨肖永牺牲时年
仅23岁，我曾为她写下上万字的报告文学，了却一桩
致敬英雄的心愿。

然而，再次阅读这张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女兵照
片，我总觉得还有深度找寻的必要。除了烈士，其他
人同样为国家、为今天的和平奉献过青春热血，同样
是不该被淡忘的“最可爱的人”。

之所以要到河滩求证，因为她们就是从北碚的江

边秘密出发，前往朝鲜的。
此前，顺着那篇回忆录提到的名字一一查考，我

搜索到陆彬良主编的《女兵跨过鸭绿江》一书，内容全
是参战女兵的回忆。书中，陆彬良在回忆文章《铁马
冰河入梦来》开篇写道：1950年12月20日晚12时
左右，我们从北碚乘船顺江而下。那天晚上月明星
稀，我们这些刚参军一年、20来岁的大学一、二年级
女生，没有害怕、没有忧愁，只有兴奋和激动。由于
军事行动的保密性，我们不能也没有向家人告别，没
有把我们激动、略感神秘的心情告诉亲友和当地的
同学……

或许在很多人读来，这段文字相当平实。但看过
电影《金刚川》《长津湖》就知道，仗打得多么惨烈和悲
壮。

女兵们出发时，与河滩上晒太阳的女大学生几乎
同龄，“没有害怕、没有忧愁，只有兴奋和激动”是她们
真实的心理。不同的年代，同样的青春，青春当然应
当无所畏惧。

照片早已发黄，但看着缓缓流过的江水，我似乎
能感觉出当年那群鲜活的生命流淌的激荡情怀。当
下，不同样需要这样的情怀吗?

她们怎么会从北碚出发呢？校史显示，现今西南
大学的校址，正是1950至1952年间川东军区和川东
行署所在地。1952年秋，西南师范学院才陆续从沙
坪坝磁器口、九龙坡黄桷坪等地迁来。

李常时文中提到的十二军或许就驻扎在北碚的
川东军区内。这被杨肖永烈士的姐姐、同为女师院校
友的杨凌羽所证实。

杨凌羽已94岁高龄，依然健在，退休前是华南师
大教授。经多方联络，杨凌羽给我发来了她的口述回
忆文章。她在文中说：“出发前，大约是12月20日，
军直机关在北碚（当时军部搬到了北碚）开了一个简
短的告别会，感谢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会议一结束我

们就乘夜色坐船离开重庆了，顺流而下到达武汉。在
武汉休整了一天……第二天早上转坐闷罐车，一路向
北进发……终于，火车停在河北辛集，第十二军被编
入志愿军三兵团序列，我们等待着上前线的命令。”

今年6月，西南大学校史馆新增了“校史英雄烈
士小展厅”，成了00后大学生们上党课、团课的现场
教学点。

两块已经生锈的琉璃瓦被我摆在展柜中，那是
10年前翻新学校东方红会议厅时发现的。这个厅始
建于川东行署时期。由于年代久远，瓦片破损，学校
决定翻修。当工人把那些旧瓦片推到地上时，一位路
过的老教师不经意发现：每块瓦片上都刻着“抗美援
朝 保家卫国”字样。老教师捡了两块保存，今年捐
到了展厅里。

每次给前来参观的学生讲这两块瓦片，我都会同
时讲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讲为什么“保和平，卫
祖国，就是保家乡”。看着瓦片，看着展墙上和自己年
龄相仿的烈士，学生们听得认真而动容。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历
史，也是能够重新抵达的青春现场。

近日，西南大学一位挂职新疆伊犁师范大学的干部，
偶然认识了李常时回忆录里提到的陈明的儿子王忠。

陈明几年前离世，王忠已写完母亲的回忆录。经
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陈明回国后，主动选择去了
新疆，服务祖国西部建设，直到退休。

王忠写了一副怀念母亲的对联：“求解放，抗美
帝，真巾帼，堪称人杰；戍边陲，育桃李，是慈母，更为
良师。”可以说，这也是对女师院所有赴朝参战女兵的
礼赞。

这是“最可爱的人”另一种可爱的情怀。
目光回到北碚的嘉陵江畔，经过整治的滨江路早

已林荫扎地，花团锦簇。江边早已没了当年码头的痕
迹。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那群玩够的女大学生走进
了名叫“码头没有轮渡”的夜市，又围成一团，吃起了
烧烤，看上去那样的幸福、自在而美好，也是那样的年
轻而活力四射。

是的，“码头”早已没有了“轮渡”，但记忆的码头，
会不会时时“渡回”那些为了国家民族而毅然远行的
青春背影呢？

和平的阳光真好，烟火人间真美。72年前从北
碚江边走向朝鲜战场的记忆，从未褪色。借用女兵杨
凌羽的一段口述作为结语，写给远去的历史、温暖的
当下和美好的未来——

只有枪声划过耳际，才懂得和平的可贵；只有见
过炮火的无情，才懂得生命的脆弱；只有在雨中负重
跋涉数月的人，才懂得一块平地、一片晴空的可贵；只
有把眼泪和热血流干的土地，才会产生民族的理性。

72年前，她们从嘉陵江畔秘密出发

□陈金贵

一

我的老家位于武隆西大门，在海拔1000米以上
的白云乡，那是一个“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
家”的诗意之地。然而在十几年前，那里除了一条国
道353横穿以外，村社之间只有没硬化的土路连通。

我所居住的村子到处都是紫红泥，这种泥巴颜色
漂亮、出庄稼，但有个特点就是软糯粘滑。每到下雨
天，路面就像被老天爷舂成了糍粑，常有人一步一个
跟头。至今犹忆嫂子第一次到我家，一身漂亮粉裙却
提着皮鞋赤脚走路的狼狈情景。

谁不向往“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惬意，怎
奈“欲一出门泥泞深，巡檐问天天默默”。山乡的人
们，纷纷狠命地逃脱乡村的束缚，到城里去追逐想要
的生活。

每当节假日回老家，家乡便成了一剂慰藉身心的
良药。在这不断慰藉的往返中，我突然发现，不知从
何时起，昔日贫瘠的白云乡悄然发生了变化。

以前的一条公路演变成无数条，蜿蜒盘旋，左右
穿插，纵横交错，密织成一张迷宫似的蜘蛛网，将每家
每户紧密相连。

无论你的家在平地还是缓坡，高山还是深谷，总
有那一条明亮的水泥路到达。记忆中熟悉的地方，变
了模样，让你似曾相识，又似是而非。隔个一两月没
回去，说不准哪儿又冒出了一条新路。很多地方还变
成了环线，即使行驶方向“南辕北辙”，也能准确到达
目的地。硬化过的人行便道像毛细血管一样布满村
庄，别说出门不湿脚，连下地摘菜都可以不沾泥了。

难怪乡村成了香饽饽，以前拼命逃离的人现在也
都回来了，一栋栋别墅，一座座小洋楼，如雨后的春
笋、蘑菇一般，争先恐后地从公路边冒出来。就连村
庄里过去有名的贫困户杨二叔家也盖了一座小洋楼。

山不厌高，有路则灵。
一条条靓丽整洁的乡村公路变成了白云乡人民

的致富路。在红云村的堰塘堡，我们在漫山遍野恍如
积雪的李花林里纵情嬉戏，留连忘返，这里的脆红李
已创建成“白云涧、云深处、脆李甜”的李子品牌，依托
电商平台等渠道年销售达60余吨，突破百万元大关；
在红星村的苦竹堡，我们品尝了李艳家的手工苕粉后
赞不绝口，昔日的山货“地瓜”长出了晶亮的翅膀，飞
出了山旮旯，飞向了大重庆……

二

一日闲逛间，被公路边一指示牌吸引住了眼球。
嘿，如此“奇葩”内容的路牌，我还是第一次见

哩！只见路牌约3米来高，上书“前方种兔养殖区域，

来往车辆禁止鸣笛”几个大字。真个稀奇了，养个动
物还不准司机鸣笛？一问才明白，原来前方100米
处，罗薛、罗阳两兄弟合伙开了一家肉兔科技养殖场，
这兔子天生胆小，受了惊吓会影响繁殖。

说起这两兄弟也奇怪得很，一个是退伍军人，一
个原来在县城汽修厂工作，效益也挺好，前些日子，我
还将车开到他们那儿修理呢。这才几月没见，怎么突
然摇身变成男版“嫦娥”了呢？

“他们家喂的兔子不一般哟，每天还要专门放两
遍轻音乐哟！”呵，这新鲜事真是一个接一个，我恨不
得立马到达养兔场瞧个真切。

远远的就看见了两兄弟的家，以前的一层小平房
变成了两层农家院，坝子前方的高坎筑了起来，使得
庭院面积足足增加了一倍，屋后新添了两座青瓦房，
正是“玉兔宫殿”。

一进“宫”门，呀，好多兔子！简直就是兔子的王
国和乐园！我一边观看这些可爱的兔子，一边和两位

“男嫦娥”聊开了。
原来，罗薛退伍以后，就从国家对乡村的重视中

敏锐发现了商机，遂和哥哥商量，两兄弟一拍即合，便
有了这养殖场。

经过考察，两兄弟决定饲养肉质鲜嫩、抗病力强、
繁殖较快的“伊普吕”种兔。两兄弟特地从东北引进
草料，并加入了几味名贵中药材。在乡政府相关政策
的关怀下，兔子迅速发展到3000多只。在电商销售
平台的帮助下，两个月的销售额就达到了30万元。

从“兔宫”出来，站在宽敞的庭院中，我踏了踏脚
下坚实而又镂空的水泥地板，问罗薛：“这坝子下面的
空房是不是也是准备用来养兔的？”“是的，这是为散
养兔子准备的房间，下面的泥地都没有‘倒’，专门留
给兔子们打洞，俗话说‘狡兔三窟’嘛。”谈着未来的规
划，这位退伍小哥哥露出了腼腆的笑容。

三

去年年末，老家的杨运泉哥哥提前半月就开始联
系，说预备杀一头肥猪，特地邀请我们一家回去赴“疱
汤宴”。主人盛情难却，一家人便欣然前往。

到了运泉哥哥家，以前那被烟火熏得黑成一杠杠
的破旧石屋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两层的小
洋楼。

让我啧啧称赞的是，人家底楼的卫生间既安装了
便槽又安装了抽水马桶。我不禁好奇了，白云不是很
缺水吗，这洗澡、抽水马桶的水如何供应得上呢？

趁着午饭时间还早，我向运泉哥的兄长杨怀大哥
提出了这个问题。杨怀大哥笑而不语，把我带到他们
家侧面的小山包上，远远的我看见一堵灰色的围墙，
大概一米来高，呈正方形。

跟着杨怀大哥走近，我才发现方形建筑有一道约
一米宽的缺口，围着铁栅栏。杨怀大哥打开铁栅栏，
让我自己看。

呵，原来是一个水池。此时正是寒风料峭的冬
季，并不是白云乡水沛丰盈的季节，七八十平方米的
水池却蓄着约三四米深的水。

我惊奇地问：“大哥，这水池是什么时候修的？水
从哪里来的呢？”杨怀大哥告诉我，水池是2016年修
建的，乡政府出资，村里出工出劳建成的，水源是从葫
芦大尖山的龙洞水引过来的。

顺着杨怀大哥手指的方向，我果然看见了一条小
渠，溅溅的流水正缓缓注入水池里。我突然想起多年
前听到的一句感叹：“白云什么都好，唯独缺水。”忍不
住又问：“大哥，这样的水池，全乡有多少个呀？”杨怀
大哥又笑了：“2016年和2017年全乡各村新建了水
池呢，大概30多个吧，现在各家各户都是水龙头一
开，清亮水自然来，缺水，那是过去式啦！”

可我心里还是犯嘀咕，据我所知，白云乡水源少，
光修这么多水池，没有水源，那也是瞎忙活，难道仅靠
蓄天落水吗？我又向杨怀大哥提出了疑问，杨怀大哥
笑得更爽朗了：“你好久没到葫芦大尖去了吧？那上
面除了穆家洞那口水塘外，另外又修了一个大水池。
还愁没水源吗？那上面现在变化可大了，如今上面的
石林都开发出来了，路都修到了山尖尖上去了，据说
穆家洞那一带规划出来要搞旅游避暑哩！”

路都修到葫芦大山的尖尖上了，还搞旅游？我一
定得亲自去看看！

眨眼的工夫我们就驱车到了葫芦大尖的山腰穆
家洞。一下车，我便努力分辨，样子还是原来的样子，
只是，昔日的洼地筑成了池塘，蓄着一汪奶绿的湖
水。一条崭新的人行步道从山顶上挂下来。

同行的人告诉我们，这条登山步道环绕了整个穆家
洞水池，爬上去既可以俯瞰整个穆家洞美景，还可以细
细品赏石林意趣。不一会儿，我便率先到达了观光亭。

注目凝望，但见苍山如黛，穆家洞水池绿玉般镶
嵌其中，池水绿得那样鲜嫩，那样晶亮，似遗落凡间的
仙镜，又似仙女的美瞳。

抬头仰望，蓝天澄澈，深邃迷人，一朵悠然的白云
轻缀，那么美丽，那么神秘，那么飘逸！

那一片飘逸的白云

巴山渝水系列（中国画） 彭石

西南大学校史资料照片。（西南大学校史馆供图）


